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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尔机场：风雨国门见证悲欢
文 / 本报记者 吴健 特约撰稿人 张韶华

维系阿富汗经济发展甚至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撑

见证中阿两国友谊
阿富汗是山国，最快捷也最安

全的通道只在天上。从上世纪中叶

起，航空事业就成了维系阿富汗经
济发展甚至国家统一的重要手段。

1945年二战结束，苏联重新经
营与邻国的关系，与其接壤的阿富

汗成了外交重点。当时的阿富汗统
治者是国王查希尔，他于 1953年同

苏联签定协议，由后者援建机场并

提供飞机，组建航空公司。喀布尔建
机场条件极差，城市被海拔超过

2000米的高山合围，只在西北面有
个较为平坦的缺口，可以开设机场。

1956年，阿富汗启动斥资 3.3

亿美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发

展农业、交通和矿业，喀布尔机场得

以扩建，成为阿富汗对外交往、发展
经济的重要窗口，其中就包括令人

难忘的“中国瞬间”。
1960年 8月 21日，时任中国副

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访阿，阿富汗
王国首相达乌德到机场迎接。1966

年 4月 4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
少奇乘专机抵达喀布尔机场，国王

查希尔亲自迎接。十多万阿富汗人
冒雨在 20公里长的路上夹道欢迎，

用汉语高喊“你好”。中阿人民用他
们所能表达的形式来传递友情。

事实正是如此，当年中国援助

都以解决阿富汗民生为重，从不附
带政治条件。1967年 7月和 1968

年 6月，中国政府专机两次把鱼苗
送到喀布尔机场，再转运到达伦塔

培育场。中国技术人员不仅手把手
教当地人养鱼，还直接和阿富汗工

人一起奋战在工地上，最紧张时半

夜三点起来做饭，五点下鱼塘，一直
干到傍晚。当第一批鲜鱼捞上来时，

当地长老向中国工程师表达敬意：
“我们见过不少外国人，没见过你们

这样的，你们真是来帮助我们的。”
当许多国家出于拉拢目的，给

阿富汗运来军火、倾销工业品之际，
中国人拿来的总是对阿富汗真正有

益的东西。曾任阿富汗总统的卡尔
扎伊说过，中国是第一个向阿富汗

提供援助的国家，也是落实援助最
迅速的国家，是唯一“只有帮助，没

有伤害的邻国”。

苏军入侵国门洞开
20世纪 70年代后，阿富汗局

势动荡，身为国门的喀布尔机场完

全洞开，失去了和平与发展的意义。
1973到 1978年，阿富汗连续发生

政变，紧接着超级大国美苏插手，最
终酿成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陷

入“战国时代”。

1980年 7月 17日，英国路透

社记者瓦茨乘坐的班机接近机场
时，因 3架苏军米-8直升机挡道，

盘旋了 3圈才降落，接着因为给一
架满载军火的伊尔-76 飞机让路，

又耽搁了很长时间。在机场等待入
境签证的半小时里，瓦茨看到 3架

直升机和 4 架米格-23 歼击机降

落，2 架米格-21 歼击机和 2 架伊
尔-76运输机起飞，另一边则有 15

架歼击机和 29 架直升机在维修，
“显然，这里的一切都战争化了”。

苏联入侵期间，喀布尔机场及
附近出现全是苏联人居住的区域，

一切都“苏联化”，阿富汗人干脆把
那里叫成“米克罗拉扬”，意为“小俄

国”。法国《费加罗报》报道，每当局
势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亲苏的

阿富汗官员都先把家属送进“米克
罗拉扬”乃至莫斯科，自己也跑到距

机场不远的锡尔普尔基地办公。
十年侵阿战争，喀布尔机场变

成兵站，“乘客”要么是荷枪实弹的
苏联军人，要么是躺在“200号货

物”（棺材）里的阵亡者。1988年苏
军大撤退时，20岁的女兵埃德加列

娃说，她将与 10件“200号货物”同
机回国。“我不知道是庆幸还是悲

哀，躺在棺材里的人两天前还和我
商量着回家后一起开公司。让战争

见鬼去吧，我们都不想打了。”

内战不断民众遭难
战争魔盒一经打开，后果就残

酷显现。1991年 12月苏联解体，亲

苏的阿富汗末代总统纳吉布拉成为
孤家寡人，不仅昔日的反苏领袖马

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纷纷攻打喀布
尔，连身边爱将、乌兹别克族民兵首

领杜斯塔姆也反水。1992年 3月，

杜斯塔姆切断公路，派兵占领喀布
尔机场。4月 12日晚，纳吉布拉带

着滞留在喀布尔的最后 4名俄罗斯
军事顾问奔到机场，希望搭机飞往

莫斯科，但杜斯塔姆的人只放俄罗
斯人进去。权衡利弊，纳吉布拉只好

躲进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避难。
很快，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

开始新一轮内战，喀布尔机场连续
4年处于半开半关状态。1996年，塔

利班从阿富汗南部蓬勃兴起，当年
9月攻入喀布尔，冲进联合国办事

处，用乱枪结果纳吉布拉的性命，将
尸体挂在城市广场灯柱上示众。

由于当时塔利班奉行激进的教
法治国政策，阿富汗受到国际制裁，

导致喀布尔机场处于事实上的关闭
状态。2001年“9 · 11”恐袭事件后，

美国以塔利班窝藏“基地”极端组织
为由发动军事打击，近乎荒废的喀

布尔机场居然成了首要轰炸目标，

因为美国人害怕塔利班首领奥马尔
和“基地”首领拉丹坐飞机出逃，结

果却是一场灾难又降临到阿富汗民
众头上。

10月 7日至 18日，美军连续
空袭造成超过千名平民死伤，连画

有醒目红十字的国际红十字会机场
仓库都被炸塌。阿富汗居民穆罕默

德愤怒地谴责：“为什么半岁大的女

婴会成为美国轰炸的目标？她和所
有阿富汗平民一样都是无辜的！为

什么他们要轰炸我们？所有死者里，
没有一个是塔利班士兵！”

这双翅膀期待安宁
2001年塔利班被赶下台后，美

国和北约接管喀布尔机场，被炸毁

的跑道和机库得以修缮，还安装了
新雷达。2008年 11月，价值 3500

万美元的新航站楼落成，专门向国
际航班开放，老航站楼则用于国内

航班。2010年，机场改造升级，能够

起降 C-17A、波音 787一类大型军
民用飞机。如今，机场可满足每年

10万人次客流量的需求。
看似旧貌换新颜的喀布尔机

场，却依然忍受着“国中之国”和战
争的折磨。从美军入阿第一天起，他

们就在机场建起美国版“米克罗拉
扬”，不仅有司令部，还有行政、运

营、维护和娱乐设施，甚至动不动以
“安全风险”为由，无预警地剥夺阿

富汗及其他国家使用机场的权利。
这种“太上皇”做派招致巨大的

仇恨：2011年 4月，8名美军士兵在
喀布尔机场被杀，杀手竟是美国人

培养的阿富汗空军上校。尽管美国
声称凶手长期利用飞机走私毒品，

因受到调查而起杀心，但更多迹象
表明，这起事件源于美军以占领者

身份颐指气使，对阿富汗人造成了
伤害。自上世纪 70年代起多次访问

阿富汗的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教
授巴菲尔德说：“美国和阿富汗之间

的文化差异就像油和水，双方都不
知道什么会惹恼对方。”

曾作为阿富汗第一个宇航员进

入太空的达尔万对喀布尔机场怀有
深情，“2001年塔利班逃走后，我第

一个来到机场，到处都是被塔利班
破坏或美军炸毁的飞机，我们连个

椅子都没有，不得不坐在地上”。20

年后，面对再次山河变色，像达尔万

这样的航空人才的期待只有一
个———“安全，安全，还是安全”。

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马尼耶
认为，当外国驻军逐渐远去后，阿富

汗天空将获得某种安宁，如果能顺
利和平过渡，或许就是新篇章的开

端。要知道，阿富汗飞行员不超过
500 人，平均年龄 45 岁，他们能在

受洪水围困的山区救出灾民，给缺
粮的城市空运大饼，也能帮助国有

银行将现金运到各省，“这双翅膀对
阿富汗太重要了”。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
炸弹袭击让阿富汗首都喀布
尔机场成为世界新闻头条，美
国总统拜登发誓要让恐怖分
子“付出代价”。

然而，让恐怖分子“付出代
价”是一回事，让阿富汗长治久
安是另一回事。 诚如前中国驻
阿富汗大使孙玉玺所言， 和平
与建设好比自行车的双轮，和
平是前轮，建设是后轮，前轮是
方向，后轮是动力，两个轮子都
动起来车子才能前进。 而最能
体现这种“双轮驱动”理论的，

莫过于堪称阿富汗国门的喀布
尔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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